關於香港行為藝術的一些文字記錄

丸仔 / 莫昭如 / voila

（1） 筆者撰稿時仍未發生，但在電影雙周刊今期出版之日已經結束的『身體力行』行為藝術活動究竟帶來多少參與和迴響，當然仍是未知之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身體力行』與牛棚書展一起舉行的活動，只是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與其他機構和藝術家舉辦的一個一年長的叫做【香港作動行為藝術計劃】的一部份。『身體力行』之前有在油麻地百老匯戲院／Kubrick 書店舉行的紀念六四行為藝術活動，六四前的五月，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則在Para/Site藝術空間主辦了一連兩天的另一次行為藝術演出和討論會。

（2） 平均將每兩個月一次的行為藝術活動，包括了海外國內和香港藝術家的表演、論壇、工作坊，肯定教人比以前更加注意這種藝術。

過去在香港行為藝術表演不是沒有，而是不常見。十幾年來，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就與日本國際行為藝術節（或稱日本國際表演藝術節/NIPAF）的主持人霜田誠二合作在香港主辦了幾個較大型的行為藝術表演。而在六四前後，也總會替黃銳、陳式森這些當年旅居日本的中國行為藝術家安排紀念六四的行為藝術活動。

（3） 在香港較早期參加行為藝術活動的香港藝術家包括了郭孟浩、曾德平、楊秀卓、楊曦、梁寶山、潘星磊….等

郭孟浩是香港進行為藝術活動的第一人吧?！不過郭孟浩早在七十年代已經開始他的Happening-----。Happening但郭孟浩則把它譯做「客賓臨」。（偶發事件也好，客賓臨也好，Happening一般也被視作行為藝術）

（4） 多年來(部份時間在美國）郭孟浩玩青蛙、畫青蛙、畫青蛙印、玩膠袋、玩顏色、玩即映即有照像、玩紙….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一次他在大一學院攪客賓臨，用許多膠袋盛載大青蛙和水吊在入口前和學院內….大青蛙都游呀游呀，嘗試逃走吧？而郭在演出中突然脫下褲子，叫人用毛筆點上墨水塗上他的兩邊臀部，然後坐在一張白紙中，即出了好一個青蛙頭哩！

曾德平是郭的學生。曾的一項令人深刻的活動是在調景嶺接近完全遷出時，他在裡面做了裝置作品和居住了幾天。

（5） 楊秀卓令人觸目的作品是赤裸上身，把自己關進一個竹籠裡三天。除了把黑白油彩塗在面上，籠裡面還倒了滿地令人想起血的紅油彩。楊仍是油畫家，但已沒有行為藝術作品多時，據云香港作動要邀請他出山，不知是否將會成功。

楊曦最高峰的作品並非在香港，他把兩塊空白畫版掛在身上在紐約大道和橋上行走，跟著也同樣地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重演一次──使認識他的朋友出了一額汗。他近年沒有做行為藝術，利用最新科技做了軀體畫筆、軀體指揮棒，再推進至Moving Music（一個電腦軟件，能夠透過電眼追索身體動作而發出即興音樂）。
（6） 梁寶山在中文大學（九十年代初）唸藝術時已經從事行為藝術創作，那時候她拖著染滿紅色液體的棉被（與另一個同學）到處跑。近年一個觸目的作品叫做「好門能愛國」。用中國國旗和溶解中的冰塊結成令人思考互動的關係。

潘星磊最令人難忘的作品是在九七香港回歸前在維多利亞像淋紅油，打丕了銅像的鼻，這事當然令他惹上官非，只是他不知道，早在七十年代，反對英殖民統治的年青人已經把垃圾筒放在同一個銅像的頭上，下面則用紅漆油上打倒殖民教育幾個大字了。

（7） 香港近年起的行為藝術家也有好幾位….三木、高小蘭、丸仔、Volia、魂游、梁力、謝偉祺等。

三木即陳式森。廣州美術學院畢業的他，因民運關係旅居日本，其作品充滿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和為人權戰鬥的意識，他近年決意回港發展，作品仍常觸及人權民主等主題，每件作品都稱『偽自由書』。他與高小蘭都是『香港作動』背後的主力。

高小蘭可能是近年在中國大陸和亞洲各地表演最多的行為藝術家。足跡遍及廣州、北京、成都、南韓、日本、泰國等地。她在三年前一次由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和好戲量的楊秉基主辦的反戰的藝術反擊戰中的兩晚行為藝術演出中協助其中一位中國參加者的演出，之後便把自己的創意用於行為藝術表現，她利用生雞蛋於演出之中，一鳴驚人，所以各地行為藝術節的邀請接踵而來。而她利用生雞蛋，說得上千變萬化的哩！

丸仔是唸電腦的，但喜歡舞蹈，喜歡即興個人表演，他演出的形式漸漸被人稱做行為藝術了。他近期的作品的主題是水，在他作品出現的水包括海水、渴的水、排的尿….

Voila是女孩子，勇於承認自己不是異性戀者，作品常作性和身體的探討，演出不時有裸露，她亦有應邀到日本、國內的行為藝術節表演。

魂游在英國學習畢業之後，成為香港行為藝術的生力軍，她喜歡把自己的創作稱作「Live Art」而不稱行為藝術，她甚積極創作，曾在藝術中心以布萊希特的Seven Deadly Sins的每種罪行進行創作。

梁力是民眾戲劇／展能藝術工作者，對行為藝術發生興趣之後，每次創作均以社會議題為創作主題，包括戰爭、沙士、六四等。
謝偉祺是位失明的朋友，對聲音卻很敏銳，他的行為藝術作品[奇妙的聲音旅程] 除了在香港作過多次演出外，還到過臺北和馬來西亞！他還有其他的作品，正準備明年進行個人的多個行為藝術表演。
除了上述諸位，香港當然還有其他行為藝術家和嘗試以行為藝術創作的人，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作動』未來這一年的活動之中，將有更多行為藝術家的湧現。

(作者：莫昭如)

上次談及香港行為藝術發展，意猶未尽，今次邀來丸仔，一起向大家介紹兩岸三地的行為藝術節。
(1) 台北７月２６日至７月３１日
２００５不動台湾：要動国際行為藝術節在７月２６日至７月３１日挙行，包括了在西門町的戸外和在台北国際藝術村的多个演出，本來是到台灣參加社區劇場和教育劇場會議的，會議完結了，留下來看差事劇團的演出，發覺原來也剛好是台灣國際行為藝術節…..在翌日回港前也到國際藝術村湊熱鬧。

那天星期六下午有四個演出，包括北京舒陽、菲律賓的Mideo M.Crus、緬甸的田秋怡和台灣的林銓居。

田秋怡的演出，在很暗的燈光下進行，我坐在距離較遠的地方….一點也看不清楚，只見她驚悖地匐伏在地上，又有燒紙的動作，後來看場刊，原來她演的『特別報告：五月被補事件中的仰光文化』。

田在今年五月與兩位藝術同伴在仰光市進行一個包含選用某些傳統菜物與淘汰了的貨幣公開行為表現，而後分別在家遭警方逮捕，扣押了四天、十天不等！

三年前，舒揚在香港文化中心表現，用茄醬淋在玩具坦克車，然後把它咬爛，經已十分佩服他的勇氣和意念。今次他用中共黨旗綑綁自己，然後在裡面用刀割破紅旗跑到觀眾裡面指嚇….實在有驚嚇作用，他在筆者面前持刀擾攘，筆者不期然高叫「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舒揚的回應是，這是沒有用的！

Mideo M.Crus的演出前半部是放映錄像，只見他在西門町穿上美國星條旗的服飾，矇面站在行人道上，旁邊是個黑袋，裡面不知放了什麼東西！他就在西門町站著，途人有著不同的反應，映像也配著強勁的音樂---We will, we will Rock you…跟著他竟然從銀幕上走出來….隨著音樂擺動臀部…最後更脫去衣服，用可樂淋身…意義至為明顯！！
林銓居的演出，沒有什麼政治性：他用上許多沙，他的身體和沙的結合，一派種田的農家本事，更使人感到詩意。
臺北這壇活動規模巨大，外來和臺灣藝術家展演者超過26位。演出三天，由下午到晚上。還有三個國際研討會、錄像放映等等。
臺灣在世界遭到政治上的孤立，涉及海外文化交流的活動，能夠較容易從臺灣政府取得資助，是你我不需要驚奇的！
(莫昭如)

(2) 成都第六屆中國「打開」國際行為藝術節9月5至7日
我是在去年由阿川行為群主辦的台灣國際行為藝術交流展中認識周斌的，覺得他的作品很有詩意。周斌長髮長鬚，總覺得他像關雲長。Voila在今年的日本國際行為藝術節也跟他遇上，兩人頓成好友。周斌是西安人，現居成都。周斌回家後，便向策展人陳進推薦Voila和我參加今年9月5至7日在四川成都天藝村舉行的第六屆中國「打開」國際行為藝術節。陳進是個好玩之人，時常嬉哈大笑，傷感時忍不著哭的男人。今年邀請的國外藝術家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國內則有香港、西安、北京、成都和重慶，當中包括川音成都美院和重慶四川美院的學生。天藝村是一個渡假村，大概由於老板喜愛藝術而命名，乃今次藝術節的主辦單位。藝術節首兩天在天藝村內進行，第三天則移師到一個還在興建中的藝術村——「濃園」的地盤進行。另一策展人陳墨在藝術節開幕時說，成都才應算是中國的藝術第二城(第一城是北京)，因為那裡的前衛藝術活動比上海還要多。陳墨是川音成都美院的老師，曾策劃多個當地的前衛藝術展，鼓勵了不少學生做行為藝術作品。整個藝術節都在一個十分輕鬆的氣氛下進行，藝術家創作沒有太多拘束，只嫌太多相機和閃光燈。來看作品的人主要是一般民眾、當地民工和美院學生，也有專程來的記者、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但觀眾的接受能力似乎頗高，不像香港人很會大驚小怪。周斌的作品叫《平衡，一種聲音》，邀請了三個朋友跟他圍坐一起用腳「頂」著一部錄音機，最後錄音機趺落一缸墨水中，聲音消失。陳進把八副108隻的「麻將」包在身上。來自西安的劉翔捷的作品是在「濃園」買下一平方米的地，當場簽訂合約，翔捷說他是成都人了!日本藝術家荒井真一做了一個反省日本侵略的作品，在大陸地方看特別有感受。Voila在日本時做過一個拉橡根飛錄音機的作品，今次她打算飛一扇門，現場觀眾都屏息靜氣為她擔心，結果門太重飛不起虛驚一場。
(丸仔)
 (3) 澳門國際現場行為藝術節(MIPAF05)9月17、18日
我是不請自來的，澳門策展人吳方洲說既然來了，不如也做個作品吧。澳門國際現場行為藝術節(MIPAF05)於今年9月17、18日在澳門牛房倉庫舉行，藝術家來自中國各地、日本、斯洛伐克、馬尼拉、台灣、葡萄牙和韓國，當中包括來自成都、西安和武漢的學生。香港則有三木和高小蘭，最後再加上了我。近水樓臺，過大海來看的香港藝術家其實也不少，有莫昭如、傅老炳、Voila、魂游等。兩天都主要由學生先做作品，成都美院的學生由陳墨帶領而來，早前都在「打開」見過面，其他都是新相識了。他們做的作品作風頗為大膽——裸體、飲別人的尿、二十分鐘不斷講我愛你、連吃數十隻生雞蛋、玩滾軸溜冰不斷跌倒......其實都很有意念，惟部分作品略嫌經驗不足或發展不夠，有待完熟。但當中以西安學生李岩的作品比較突出，他在表演場地的木板牆上由外面用刀開一個小洞，剛好把一個刻有自己名字的四方小印章裝設突出到場裡......難怪他早被邀請與周斌一起參與早前的日本國際行為藝術節。薑還是老的辣。日本藝術家霜田誠二當年作品On The Table一鳴驚人，之後見他多是玩筷子和玩手指，十年後再有機會看他全裸做作品，不過今次他不在桌上在地上，慢慢倒立移動身體同樣震撼!三木的作品《對偉大愚蠢的示威》節奏鮮明，準確有力。上海藝術家金鋒則讓紅燭淚滴到臉上直至遮蓋了面容。葡萄牙藝術家Fernando Aguiar用行動解構語言。吳方洲為自己和一個豬頭化妝，很有諷刺意味。高小蘭以她慣用的雞蛋為大家哀悼回憶。馬尼拉藝術家Mitch Garcia的作品回憶她的成長，讓人感動。演出過後，牛房倉庫還舉行《XX行為XX──澳門國際當代藝術展》，展出圖片和相關裝置。早前澳門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以比賽形式向全國徵集行為藝術作品記錄，並將於今年11月舉辦「以身觀身──中國行為藝術文獻展」。姑勿論「比賽」是否有違行為藝術本身的性質，但別人的官辦機構都已開始重視行為藝術了，且看香港藝術館要比鄰家落後多少時間!
(丸仔)

韓國金泉Gimcheon國際行為藝術節2005.9.26 - 9.28
韓國金泉Gimcheon國際行為藝術節的義工在仁川機場先後接到我和臺灣的參加者鄭荷，晚上九時左右從仁川出發，要差不多凌晨三時才抵達金泉的旅。義工的不辭勞苦，實在令我感動！
這是我第二次參金泉的行為藝術節，上次在2003年，跟傅老炳和另外兩位朋友用生、蔬菜、鮮菇進行創作，玩得不亦樂乎。今次傅老炳病恙不能來，自己單獨上路，有點戚戚然。
上一次金泉行為藝術節在金泉的很現代化的文化中心前的臨時舞台舉行，有不少的兒童觀眾，見到他們留心全神地看許些連大人也未必即時會明白的演出，心裡不期然地覺得：韓國的藝術很有前景、韓國這個地方的將來也很有希望。
今回三天的金泉行為藝術節在金泉市郊十二公里一個有名寺院外的公園裡舉行，公園依山而建，到處都是大雕塑。劇場設計就是古希臘式的，背後是小山和樹。環境是挺美的，不過兒童觀眾比03年少了很多！
不過使我感到很意外的是一位澳洲加者Penelope Jane Thompson告訴我金泉行為藝術節的搞手洪五奉叫她不要演她的[為世界和平而編織] ，原因是作品太conceptual概念化了，而太概念化的東西觀眾看不懂，贊助人以後就不會贊助了。結果Thompson仍是演了[為世界和平而編織] ，對我來說，作品也不見得很概念化難懂：作者只不過在織一巾，然後邀請觀眾與，而每個與者都獲得[世界和平大使] 的咭片。
反而一位叫Lonald Locky的加拿大朋友像DJ模樣地在臺上用電腦軟件及其他東西播玩他稱的[後電腦音樂] 來呈現世界和平來得更概念化。
什麼是太概念化呢？
洪五奉自己的演出：讓兩位助手拉起透明膠布，然後用忌廉噴上韓文，再把膠布綑在自己的頭上….
臺灣鄭荷把燃點好的幾十枝香燒穿衭子從胯下的一邊穿過到另一邊….
日本Haba Kaori邀請觀眾擺了繩陣然後前前後後隨她舞動….
泰國Chumpon Apisuk不停地吹爆心型有love字的汽球….
An,Chi-In紅漆藍漆塗上在自己一身白服….
Park, Mee-Loo 自己狂笑，邀請觀眾與她一起狂笑…..
Whang, Min-su用電風扇吹脹一個很長很大的膠囊….
Hwang, Ui-Jong像理髮師把持剪刀同時在跳勁舞….
我自己則用警棍追打從觀眾席滾出來的各種生….
這些是否都太概念化呢？
但這個問題和要因贊助人的要求而妥協，卻沒有時間跟每天晚上演出後就要趕回首爾翌日上課的中學老師/行為藝術家洪五奉好好的討論了！
(莫昭如)
行為藝術入侵心誠中學 (10月26日)
香港作動行為藝術計劃之身體力行的首晚演出(牛棚書節期間於前進進劇場)，楊秀卓帶來了一大群中學生，我心中暗叫不妙，因我的表演將會矇眼吻向觀眾。早於八十年代便作過行為藝術的楊秀卓，現時常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擴闊視野。我的作品竟甚受這班學生們的歡迎!這天，莫昭如、三木、梁力和我一行四人便親臨心誠中學「示範」行為藝術。心誠中學環境優美，有個有很大草坪的校園。演出安排在放學後進行，學生自由參與，共吸引了百多名不同年級的學生到來。莫昭如的作品像在禮堂講課，卻邊喝著汽水。他把不同的生果放在一張桌上，然後問學生那是甚麼，他卻稱生果都是他的仔女，有蘋果仔、橙女、梨仔、蕉三胞胎、柚仔......等等。然後，他便對其「仔女」開始實行「打者愛也」，測驗不好要打、上堂傾計要打......後來更激動得拿出一支警棍來叫打，示威抗議要打、反世貿要打......學生大概能切身處地感受到「權力過大」之害。我跟著帶領同學們到戶外，用紗布把綿花和種子包在小腿上，然後邀請大家來溶冰灌溉。同學們都很積極參與。梁力在草地上鋪白紙、插黃花、掃墨，最後把紙和黃花都塞進一瓶墨水中。三木利用現場物臨場「朗誦」一首「詩」，他把一個環圓轉動的灑水器放在一個花架上，然後他拿著不同東西跟著水柱繞圈，讓水噴到身上。同學們都很投入，在討論會中他們表示覺得作品都很有趣，雖然不完全明白，卻啟發了他們的思考和想像，獲益不少。總的來說，這是一次很好的互動參與式學習!  (丸仔)
日本國際行為藝術節(亞洲系列)7月16日至8月2日
由十多年前至今日，搞手霜田誠二seiji推動了整個亞洲的行為藝術發展！他的熱誠與堅持叫人敬重！我開始還是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接下來便是跟13個海外和24個日本藝術家朝夕相對，大夥兒一起吃seiji親手弄的飯一起睡榻榻米，當然少不了喝喝啤酒抽抽煙通宵達旦的聊天！最重要的是在18天裡走訪了東京﹑名古屋﹑松本，和長野，每到不同的地方便要構思新的作品，還有講座！對藝術家來說是很難得的磨練！今屆年青藝術家特別多，西安的李岩和印尼的Ferial都不過23歲，已是西安和印尼年青一輩的行為藝術活動搞手。有幸認識杉浦梢，她以前是男人，跟大夥兒一起卻是個嘮叨的保母，表演時她穿著護士裙，剪掉百合花的性器及把領帶剪斷，手法輕鬆卻使觀眾反思性別為何。松本古城的北澤一伯的作品跟他的名字一樣有詩意，他用上寫了字的樹枝﹑石頭﹑羽毛﹑麻繩﹑玻璃瓶﹑大量的蒲公英種子﹑石膏小船及他的畫等，從容不迫地擺放成一個裝置，動作乾脆俐落，好看極了。很多日本藝術家都是學生，要做義工之餘更要創作好不容易，作品有待成熟；驚喜之一有年僅21歲的福島佳奈矇著眼模仿小龍蝦，在光線微弱的園子尋找水渠(水源)，非常靈性。來自緬甸﹑菲律賓﹑越南的藝術家作品不約而同都表現出某種被壓迫的感覺，但來自也算是發展中國家--我的祖國--成都的周斌說，政府不支持行為藝術的行徑反而推動了中國藝術家的創作！我把女友的思念帶到日本，用橡筋繩連上放著我跟她的電話錄音的錄音機，拉著一步一步走過大園子，最後錄音機摔到身後的牆，心裡有死亡的感覺，作品反映我倆的心理狀況，回港後沒幾天便跟已一起兩年多的她分開了。
 
(voila)

 (刊於《電影雙周刊》)
反世貿的文化行動 - 在藝術的想像裡呼喊公義 

文﹕莫昭如∕丸仔

“經濟生長” 與全球化
我們看到WTO/資本主義倡議的以利潤掛帥的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全球化和經濟生長是：
失業與失控的生長：農工業策略計劃從缺和單邊的自由化。
無聲的生長：不公平不公義的政治結構，充滿腐敗和威權。
沒有未來的生長：環境的惡化，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生態毀滅。
無根的生長：文化單一化，文化壓迫，物質主義高漲，過度的消費主義，不環保消費、製造及銷售模式。
一言以蔽之：無意義的生長和不能持續的發展。

全世界億萬人感到追求有尊嚴，自由民主和自主的生活日益艱難，尤其是在世界的某些角落。在世界各地我們都能看到嚮往自由和解放的人無力改變事實。

這個時代的故事是“全球化”。 故事的主角是企業總裁，世貿、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CEO，及他們所指使/派的政客。他們的財力允許他們將慾望寫在地球的表面上。在他們的故事中，其他的人類：無論是追求舒適及情感需求的平凡人或是那些必須為生存而掙扎的人都只是可犧牲的物品。毫無疑問的，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已在世界上造成浩?，也有人有意在全球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砍伐雨林，拆毀所有的胡同和文化遺產，以摩天大樓取而代之，令千百萬人陷入飢荒，數以億計的人處出於貧困。

不過現在人們已開始反擊，因為他們發現如果這個全球化的過程若不受控制，將更嚴重地威脅到他們的生活，最終將令世界落回原始蠻荒狀態。這場反擊戰在西雅圖，大堡，日內瓦，坎昆已經展開。我即將看到香港變成反擊戰的戰場。

當然這場在全球發生的反擊戰正在不同層面不同領域出現，包括了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反擊。 


　本星期香港將會成為全世界的焦點，但一般人大概會受到香港政府的宣傳和傳媒報道的影響，聚焦在各國部長的場內會議和場外的示威、遊行集會等政治活動。

　 不過，其實反世貿活動中，文化活動?實不少﹕

　 今天晚上8時維園有「抗議世貿官商勾結」文化大笪地﹕大笪地整晚有行為藝術演出，參加者有海內外的行為藝術家。還有香港新銳劇團好戲量、外勞劇團演出《網吧》、一代人劇社、台灣樂隊演出、中國舞獅、韓國打鼓、亞太地區稻米節表演等。

　12月17日下午則有人民民主篷車隊在維園進行文化表演，包括來自南亞的歌手和舞蹈家、香港的女子太鼓隊、香港和海外行為藝術表演等。篷車隊會由維園出發至深水?，到?後，再演一次﹗

　而世貿會議期間亦有其他許多有關的反WTO文化活動。

　 其實在這兩三個月來乃至近日，關心世貿的表演活動有好幾個，包括甚獲好評、「一條褲劇團」製作的《美國蝦》，不過《美國蝦》只提出海?的生存和第三世界蝦農生計的矛盾局面，並不特別批判世貿，結局甚至只鼓勵觀眾參禪修道，當然令一些反世貿的活動家所不樂﹗

　永安廣場 「反世貿」舞台

　另外，撞劇團與亞洲匯藝（Asia Meets Asia）合辦「第一屆香港即興演藝祭」，11月19日於文化中心劇場下午上演的《全球化風波》，明顯地是衝?世貿∕全球化而設計的互動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論壇劇場首先由演員演繹一段故事，然後再重演多一次，觀眾叫「停」，便可上台取代原本演員的角色，看看能否改寫故事人物的命運。故事首先發生在昔日的香港，在排字房?，工人們刻苦工作，一日老闆購入了新機器，工人們被迫要棄舊迎新，學習新技術，人工卻由「日薪」改為「件薪」，由於新手較慢，等於變相減人工，到做熟了手，老闆又要改為電腦排版，舊工人面臨裁員厄運。接?老闆又要考慮是否轉型北上設廠。故事最後是老闆與打工仔在醫院相遇，老闆破產跳樓，打工仔工作過勞百病纏身。不斷的經濟轉型變成了無止境的追逐，耗竭了一眾基層小市民，也耗竭了小老闆小企業。究其元兇，還是「經濟全球一體化」之禍。故事重演，好幾個觀眾叫「停」，取代原本演員的角色，但單人之力始終有限，最終還是改不了命運的安排﹔或者只是沒有觀眾取代角色後會對抗到底，否則結局亦未必盡是相同。最後各個角色接受觀眾訪問，一問一答間盡說各個角色的心路歷程，亦讓觀眾明白和體會到「全球化」對於各個階層之影響。

　 另一個表演計劃與世貿有直接關係的是《Che Passion情迷WTO》。

　2005年10月至12月，十多名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同學、幾個曾經參與《或者長毛、或者哲古華拉》創作過程與演出的好戲量劇團成員，和筆者，連續幾個星期日研習哲古華拉生平、拉丁美洲歷史、認識拉丁美洲民眾運動的人物、當然還有WTO……然後用戲劇、音樂與舞蹈呈現出來，巡迴大專院校演出，回應LCSD搞的拉丁迷情，回應WTO的部長級會議。《Che Passion情迷WTO》還有孟加拉版、韓國版、菲律賓外勞版和其他版本的演出。死掉了差不多近40年的哲古華拉，要演他，把他的一生和作為賦予現實的意義，自然想到他的國際主義和當今在拉丁美洲的2億2千萬貧民，也不能不連結上WTO和全球化﹗

　還有不能不提的是，香港的亞洲外勞劇團除了積極籌備演出《哲古華拉在我們的心中》外，它的成員還排演出了Internet Cafe（網吧），十幾名菲律賓外勞與導演共同協作，用音樂舞蹈詩歌呈現電郵新娘的辛酸血淚，反映世界上出現的貧富懸殊和全球化推動的消費和物質主義﹗亞洲外勞劇團12月11日（今日）在藝穗會演兩場（下午2:15及4:45）足本之後，就會拉隊到維園「抗議世貿官商勾結」文化大笪地演折子戲。

　不過，就WTO這個課題創作和表態的，香港的行為藝術家至為積極。香港行為藝術家的活動，自12月7日已經開始，筆者邀來參與其事者「丸仔」作出報道﹕

　 踏入嶺南大學正門，對?是永安廣場，但同學總是習慣從旁邊的小道繞過，讓廣場變得格外清靜永安。上周在這?舉辦關於「世貿」的論壇，同學都好像知曉一切，照常安然路過，便消失於校園其他角落。12月7日，廣場起了異樣的變化，路過的同學不單走進廣場，還駐足停留觀看甚至參與。動搖了永安廣場的安靜，是一群參與「香港作動行為藝術計劃」的藝術家。

　丸仔首先拿出四瓶韓國特飲果醬，包括柚子茶、蜜梨茶和紅棗茶等，把它們倒在一張綠色膠墊上，成「田」字狀。跟?開了一包韓國脆薯條，把它們像插秧般插到「果醬田」上。然後丸仔拿出一張美金圖案的大毛巾包裹身上，便從「田」?拔出韓國脆薯條吃掉，再換上種植「M記」薯條。整個「果醬田」都給「M記」薯條佔據後，丸仔便拿出一瓶可樂，站起，放一個「裝置」到褲襠?，然後便邊喝可樂邊排尿到「田」上「灌溉」。那瓶美國入口的可樂都彷彿經過了包?「美金」的丸仔的身體，直接排泄到了韓國入口的「田」上，於是香甜的果醬便混和?一陣尿味。最後，丸仔便把「田」上的「M記」薯條拼成「WTO」的字樣。 

　梁力在廣場中間鋪開一條紙路，把小黃花送給觀眾，然後就在紙上灑米粒。梁力邊灑米粒邊哭?，他為什麼而傷心呢﹖然後他把米粒堆成米堆，逐一在每個米堆混入不同顏色的顏料，再把米堆攤成一個個漩渦。跟?，梁力把染有色彩的米粒拿給觀眾，有些觀眾接過米粒，有些則拒絕。最後，梁力把米粒灑進一個插了花束的瓶子?，倒入墨汁，把花束也塞進瓶子?，只剩一瓶黑色。

　歐陽東和梁惠敏合作做一個作品，名為《出局》。他們在廣場上架起爐灶，歐陽東在打魚膠，梁惠敏在燒一鍋水。歐陽東把魚膠捻成一個個魚蛋，然後放到梁惠敏面前的鍋?煮。歐陽東繼續做魚蛋，梁惠敏把鍋?的魚蛋夾上來吃。歐陽東繼續做魚蛋，梁惠敏從旁拿出一些機械大量生產的魚蛋放進鍋?去。歐陽東的手製魚蛋被機製魚蛋搶走了鍋的空間，手做魚蛋無處容身，梁惠敏吃?機製魚蛋。歐陽東傷心得把魚膠塗抹在衣服上，然後把衣服上的魚膠捻成魚蛋，交給觀眾，而梁惠敏吃?機製魚蛋。歐陽東依依不捨，把所有手製魚蛋的工具掉進一個大紙皮箱?，而梁惠敏繼續吃?機製魚蛋。歐陽東拿起一大袋機製魚蛋半身走進大紙皮箱?，把魚蛋照頭傾倒並大叫，最後把自己蓋進箱?，而梁惠敏無動於衷繼續吃?機製魚蛋。歐陽東在箱中走出來已是上身赤裸，在只有十多度的天氣下走過去擁抱梁惠敏，而梁惠敏無動於衷。歐陽東包保鮮紙到身上和頭上，梁惠敏繼續無動於衷。歐陽東「謝幕」，觀眾拍手，而梁惠敏繼續無動於衷。歐陽東與梁惠敏一起執拾。

　食物成行為藝術材料

　莫昭如和三木的作品移師往2樓的藝術展覽廳進行。莫昭如拿出一大堆水果，帶觀眾一起唱歌Power to the People，然後他把小小的哲古華拉旗幟插在水果上，然後與學生齊齊唱Commandante Che Guevara。最後他換了綠色類似軍服的恤衫，拿出警棍，唱Dom Dom歌，以Dom Dom啍《義勇軍進行曲》、啍Waltzing Matilda、啍《藍色多瑙河》，然後轉啍貝多芬《快樂頌》、用警棍把水果一個個打爛，更讓觀眾揮棍打水果，繼續啍《快樂頌》。三木的作品叫I LOVE WTO!，他把生菜用保鮮紙包到頭上，眼的位置放兩個紅番茄，頓時變成一個外星怪物的模樣。他用刀在口的位置切一刀，然後邊吃「豉油雞翼」（自由貿易）及其他水果，邊說﹕「I LOVE WTO!」他又用刀在眼位置的番茄割破，最後用手壓爛番茄流出汁液，他說﹕「I LOVE WTO!」

　無獨有偶，5個作品均用上了食物作為材料，民以食為先，大概是大家都感應到「世貿」對於勞苦大眾的莫大影響吧﹗

　這是「香港作動行為藝術計劃」今年第4個活動，主題名為「無能的力量」，趁?「世貿」的到來，藝術家們要宣告﹕無權勢者當家作主﹗香港的行為藝術家們雖不算是傾巢盡出，但參與者除上述在嶺南大學演出者，還有曾德平、高小蘭、226工程、龐一鳴、Kim Peacock等。而從海外來參加「無能的力量」計劃的還有菲律賓的Mideo Cruz、泰國的Chumpon Apisuk、日本的荒井真一、Saegusa Yukio、來自中國的戴光與德國的雷恩等。這些朋友今晚8時會到維園（「抗議世貿官商勾結」文化大笪地）演出，12月17日則會參與「人民民主篷車隊」。同時，12月13日晚上7時半在上環文娛中心展覽廳，有由泰國行為藝術家Chumpon Apisuk主領的工作坊。這些都是「世貿」期間在街上叫口號以外的別樣選擇﹗

　對一些人來說，這些活動可能無關宏旨，只是一些點綴。不過我們也可以這樣想﹕

　當大公司跨國企業和大資本家獨佔了和擁有經濟力量，而獨裁的政黨和蠻橫的政府在行使政治力量，那麼我們平民老百姓文化工作者擁有什麼呢﹖如果我們把仍然擁有的文化力量集合起來，或許可以在全球化的形成和進程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Part of this article issued in 11/12/05 明報
社運中的行為藝術 

看著一點點橙紅在海上飄浮著，我在想，那不是行為藝術嗎?香港人大概也上了一課，示威不只是舉牌叫口號，也可以很有美感!在今次「香港作動行為藝術計劃之無能的力量」工作坊(12月13日晚)裡，泰國藝術家Chumpon Aposuk說:那些示威的行動為甚麼不是行為藝術呢?因為他們並沒有叫自己做藝術家。我自己則認為，行動者即使運用藝術手段，通常也會很直接地表達訴求，如那位扮雞的外籍朋友總要拿著一個「世貿比禽流感更危險」的示威牌;「藝術家」則比較著重「美感」和「思考性」，如12月11日遊行那天，北京藝術家戴光郁的「拜金」行為，「觀賞者」便需要多一重思考，而「藝術家」也大概通過行為實行本身而達到「表達」、「體現」、「自省」和「修行」等目的。歐陽東晚上也來了工作坊，他白日就自發背了一個大背包，背包左右兩邊印有「十」字，裝扮不算突出，但就一整天拖著一大長方桶食水，寫著「免費食水」給遊行人士補給，必要時也可清洗「胡椒噴霧」和「救火」。歐陽東算是新晉「行為藝術家」，他的行動充滿了生活的自覺和創意，但他未必同意我說他這也是行為藝術。在遊行當中，其實就有很多「行為藝術」，只是大多數人都「不自覺」或「不屑以為是」吧!

即使大家其實用了不少藝術手段(打鼓、舞蹈、藝術品、木偶、跳海...)，但「藝術」本身卻依然「邊沿」，至少跳海的朋友大概不會以為自己是做「行為藝術」的。在大眾傳媒眼中，「藝術」更不是甚麼(電視台平時有體育新聞卻沒有多少藝術新聞，藝術像與市民無關?!)，所以那天維園的行為藝術就只被一兩份報紙總結成「日光豬戰士吞世貿文件」的標題。或者大家覺得無關痛癢，但我依然想讓大家知道，在前線直接衝擊的行動者以外，還有一班以「藝術」對世貿作出思考和表達的「藝術家」。

藝術家走入學校

12月7日，嶺南大學大門裡面對著的永安廣場這天特別熱鬧，一班人圍了起來對著一個臨時設置的露天廚房。一個滿身塗滿魚肉的男子走到群眾面前，他把身上的魚肉捏成一顆魚丸遞向一名青年，那青年尷尬地接過那顆生魚丸，那男子又走向另一名青年。露天廚房的GAS爐後則坐著一名女子，她在吃魚蛋，由機器生產那種。這是歐陽東和梁惠敏合作做一個行為作品，名為「出局」。那男子歐陽東隨後把他剛才用來手打魚丸的工具丟到一個紙皮箱裡，然後自己也走進箱中，把一大袋機製魚蛋照頭淋，大叫，「藏」於箱裡。那女子梁惠敏卻只一直坐著吃魚蛋。最後男子赤著上身走出來，吃魚蛋，嘔吐，用保鮮紙包裹自己......行為結束，主持人宣告還有兩個作品會在二樓藝術展廳進行，一半人於是跟了上去。

12月8日，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一班師生與香港電台一些拍攝人員在等候著。燈全關了，玻璃卻透進外邊幽幽的光線。表演者kim．peacock時而歌唱，時而帶一點舞蹈動作(像鳥兒)，地下有三幅畫了樹和鳥(烏鴉?)的畫(道具?)，背後則有一個錄像投影。歌畢舞停，這是一齣「簡約的歌劇」吧!?題目:黑鳥。

回過頭到課室門口那邊，出口給一張長桌封住了，桌後坐了丸仔。丸仔在桌上鋪上一張綠色膠墊，然後倒上兩大瓶韓國柚子茶的「果醬」鋪平，再拿出一包韓國脆薯條，把脆薯在「果醬」上「插秧」。跟著，丸仔拿出一張美金圖案的大毛巾圍在領上做餐巾，把「果醬」裡的韓國脆薯條拔起吃掉再換上「韓式泡菜味」的「麥記薯條」到「果醬」上，還淋上血紅色的茄汁。然後，丸仔拿著一瓶「可口可樂」站到桌上，把一個「裝置」放到褲襠裡，隨即便邊喝著可樂邊排尿作「施肥灌溉」。甜味混著「麥記薯條」味和尿味散發著，丸仔把薯條堆成「TO」(吐)字樣，之前再放上一張「麥記茄汁」的包裝紙，上面有一個「M」字，倒置。

梁力把紙弄皺又攤開鋪成一條紙路，把一束「壇香」放在一頭的玻璃瓶中，在紙上來回步行。然後拿著兩束菊花一朵朵送給觀眾，剩了的便插在玻璃瓶中。跟著他在紙上灑米，米粒落在紙上發出「沙沙」之聲。米粒在紙上形成幾個米堆，他把不同顏色的顏料混入米堆，再把這些不同色彩的米拿向觀眾，有些觀眾接過，有些不。最後，梁力把米灑入玻璃瓶，倒入墨汁，把菊花也塞進瓶裡，於是只見一瓶漆黑。

三木走到戶外，一張長桌上放滿新奇士「平」橙，切開，生菜和兩個蕃茄。他把生菜用保鮮紙包到頭上，忘了拿的「道具」--鼓油雞翼(自由貿易)趕到，在眼前包上兩個紅蕃茄，頓變成一個可愛的「生菜蕃茄怪」模樣，在口的位置切一刀，便吃著鼓油雞翼和橙，也叫觀眾一起吃。觀眾吃得津津有味，就連他的「眼睛」也咬了一口。三木用刀開「眼」，跌了一隻另一隻仍流出紅紅的汁液。三木爬進桌底，帶著長桌走動，貪吃之人趕在災難前搶救甜橙，然後桌子翻倒，連桌面也脫了開來。

走回室內，來自北京的戴光郁在桌上堆了一個麵粉金字塔，旁邊有一個盤。他邀請了三人作為他的作品「材料」，一個坐在桌的一端，兩個站立的矇面使者一個拿碟一個拿刀叉。戴光與戴著白手套，首先把麵粉金字塔的頂端小心地用刀叉移到碟上，然後就用扇把剩餘的麵粉撥向坐著的人。中途倒了墨汁到盤中，把手洗黑，把刀叉洗黑，把臉也洗黑，然後用黑色的手繼續撥扇把麵粉都吹向坐著的人。最後他帶著兩個使者和那碟小金字塔(頂)離開，留下蓋滿一身麵粉的「受害人」。

事後座談，同學的反應不太踴躍，卻使大家討論了身邊隱形的暴力，再連帶回來談及是晚作品的共通點似乎就是隱藏著種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暴力。也正好配合著主題:「無能的力量」，無論是外在加諸所再現的暴力，還是從內裡反抗暴力出來的力量，都處處顯示著「行為藝術」這種藝術形式乃「弱勢者」所能爆發具大力量的一個表現場域。(以上有關嶺大和理大的報導，文字將同時刊於今週出版的《電影雙周刊》)

HKPA維園文化大笪地

12月11日晚上，在維園主舞台以外，一個穿著白色禮服的男人在人群間走動。他把一些傳單遞給群眾，然後在地上滾動，白色的禮服沾上塵垢，他來回重覆了好多次，他是泰國藝術家Chumpon Apisuk。

丸仔拿出一份剪報:日清食品指「CUP NOODLE」已註冊，用者侵權。丸仔拿出熱水壺，即場沖一個「合味道杯麵」，說:「CUP NOODLE」。丸仔拿出一個水杯，說:「CUP」，又拿出一包「福麵」，捏碎，說:「NOODLE」，然後把麵倒進杯中，說:「CUP NOODLE」，遞給觀眾吃。丸仔拿出兩個「全蛋麵」放到眼前，說:「NOODLE」，又拿出一個胸圍放到眼前，說:「CUP」，脫去上衣，把麵餅放進胸圍再戴到身上，兩手按著胸說:「CUP NOODLE」。丸仔拿出一張CLUB(梅花)A的紙牌，說:「CUP」，一邊把紙牌放進一個手動碎紙機，一邊說:「CUP NOODLE」。丸仔吸一大口氣，說:「CUP(吸)」，然後說:「NOODLE」，身體就順聲音彎捲下去。丸仔一邊重覆叫:「CUP NOODLE」，一邊吸氣爬上來呼氣彎下去滾動。丸仔在「CUP NOODLE」著，丸仔在「吸呼」著。丸仔回去拿泡好的「合味道杯麵」，放一條管到杯麵中，吸飲湯，又說:「NOODLE」吹涼杯麵。丸仔最後把麵倒到面上，食麵，但大部份麵流到身上，大叫:「CUP NOODLE!」。

筆者由於要清理現場，故錯過了日本藝術家Saegusa Yukio的作品。三木今天帶了一個猩猩頭套，然後他就在猩猩頭上包生菜蕃茄吃鼓油雞翼，作品與之前在大學的作品大致相同。蛙王在觀眾群教人舉手搖一張綠色的紙。梁惠敏、龐一鳴、歐陽東合作同時做一個作品，但由於活動已吸引了太多觀眾，筆者也不太能看得到，只見龐一鳴在地上用墨畫了一個像地圖的圈，梁惠敏有一個美國國旗紙盒和幾罐可樂，歐陽東有個GAS爐和十多碟五瓶二魚在地上鋪成金字塔，塔頂是兩尾大魚，跟著他就「釣魚」，把五瓶二魚串好塞進大魚的肚...梁力在另一邊展開他的「紙路」，作品似乎也跟之前在大學裡做的差不多，但做的時間長了很多。同時秦孝貞戴了洋蔥燈引路拉龜仔。菲律賓藝術家Mideo Cruz則扮成一個戴米奇形狀可樂圖案頭飾身穿異服的「觀音」，與在場穿雞服的外藉朋友雙輝映。

而這時，「八樓朋友」亦已在另一邊廂擺開「祭壇」，彩鳳等躺在地上，阿仁灑著陰司紙。反而蛙王沒有拋紙，他在現場拿了一條藍白的警察膠帶綁成一圈，就叫大家拿著「圈」圍著「祭壇」走動。莫昭如趁機加入「戰團」，把生果放到「祭壇」上用警棍打爛，又把避孕套套在警棍上喊打......蛙王放手自己製造的「圈」，群眾卻繼續著他的「作品」，最後「圈」跑了過去圍著主舞台前的大批觀眾，蛙王更走上台上與表演者一起歌舞!

最後是日本藝術家荒井真一，亦即某報章寫的「日光豬戰士」。他讀一些關於WTO的「字紙」(西西語，見小說《我城》)，把一張「字紙」遞給觀眾，又把一張放入口中，大叫:「Happy WTO!」，然後脫下一件衣服，說一下那衣服跟WTO的關係，便又重覆這些步驟。不過口裡的紙塞得愈來愈滿，呼喊也愈來愈痛苦;穿的衣愈來愈少，直至剩下遮蓋下體的比卡超公仔，比卡超都也輸出到美國和世界各地，要把它留在那裡「FUCK!」。荒井真一的「食紙」行為已做了好多年，關心不同的議題會有不同的演繹，他「吞紙」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便會吐出完成作品，就只有在香港會有人不忍心看走出來阻止他。(CAT，不用擔心，以我了解，大多行為藝術家都很有分寸，危險的會叫定醫生在場，有些作品是會挑戰身體的極限，算是一種「修行」[voila語]!) 

西港城震撼演繹

12月12日晚上，郭達年在西港城天台Habitus搞了一個名為TRADE NO SOULS的活動，「香港作動」應邀參加。雖然觀眾不多，藝術家們的作品卻非常震撼!

三木用錫紙包頭，在眼的位置放上兩堆羊肉，樣子跟生菜蕃茄人相像，不過多了點金屬血腥味。然後他倒上酒精，點火，三木的頭著了火!最後三木用毛巾把火按熄，旁邊有人出來淋水。

泰國藝術家Chumpon Apisuk在地上放了一個鐘對著自己，然後爬了上高處危坐，用口吹紅色心形汽球直至爆破，重覆多次後完結。

菲律賓藝術家Mideo Cruz在白幕前播放一個他在銅鑼灣街頭戴了飛虎隊頭帽和狗口罩裝扮站在斑馬線上的影像，同時播放「We will we will rock you!」的強勁音樂。一段時間以後，Mideo以同樣裝扮走到影像前，便隨著音樂自摸和脫衣。Mideo脫光衣服，把一瓶兩公升可口可樂放在下體前，替可口可樂套上「避孕套」，Mideo隨音樂搖動身體，可樂因搖動產生大量二氧化碳，「避孕套」迅速澎漲，爆破!Mideo把瓶裡餘下的可樂倒到口裡和身上。

轉到室內，日本藝術家Saegusa Yukio坐在一張小椅上，表情哀傷，視線一直盯著一個觀眾。全場寂靜無聲，氣氛很有張力，好像過了很久，行為結束。

北京藝術家戴光郁在牆上貼了張報紙，用毛筆在報紙右邊寫:「1989-2005 12.12 10:45」，桌前放了一個鐘，10:45是開始時間。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戴光郁拔下自己一根長髮，用手拿著以火機燒，髮尾跌進一個碗中。......一共重覆了64次，每次燒完一根頭髮就在報紙左邊畫一筆，寫「正」字，共差一筆就十三個。然後他到四周掃塵到碗中，最後把毛塵埋在一盤小樹的泥土中。看看時間，在報紙右邊寫:「-11:30」，左邊寫:「64根毛」。

荒井真一(http://www.araiart.jp/)一來便脫至剩下比卡超，然後訴說他的往事。他兒時喝的奶是美國輸入的過期奶和奶粉，他邀兩個觀眾把奶和奶粉照頭倒到他身上，並按摩，然後在牆邊倒立，大叫幾聲:「Viva! Globalisation!」他媽媽不明白他小時為甚麼喜歡飲可樂，他邀另外兩個觀眾把兩瓶可樂倒到他身上，按摩。他邀另外兩個觀眾把兩支茄汁倒到他身上，按摩，然後在牆邊倒立，大叫幾聲:「Viva! Globalisation!」他邀另外一個觀眾把一包味精(味之素)倒到他身上，然後他在牆邊倒立，大叫幾聲:「Viva! Globalisation!」
那星期的「行為藝術」和「大戲」 

看電影《無國界追兇》，哭了，不是因為同情非洲苦難的窮人，而是實在痛心政府高官和大商家的無良與無恥。

世貿會議的那星期，灣仔街頭成為了一個國際大舞台，各種「表演」同時上場。行為藝術家三木認為「行為藝術」不是「表演」，筆者卻以為有觀眾就已經是「表演」。那在海面上飄浮的點點橙紅，不就是「行為藝術」了嗎? 那「三跪九叩」的儀式，不也就是「行為藝術」了嗎? 那幾個香港人義無反顧的「絕食」行動，比起那四個在朗豪坊玻璃箱裡「做獸」的澳洲人，不也更「行為藝術」麼? 不過當事人沒有自稱「藝術家」，大概也不以為自己在做「行為藝術」了!

經常討論「行為藝術」跟「戲劇」的分別，其一是前者呈現發自內心的真實，讓觀眾見證一個事件的發生;後者則以假戲亂真，讓觀眾投入一個如真的夢幻世界。其二，前者一般被形容為前衛、大膽、反建制;後者則自身便是一種建制。其三，「行為藝術」一般著重現場性，通過鏡頭會削弱了「作品」的效果，例如觀眾無法在電視畫面裡感受到「三跪九叩」現場的莊嚴肅穆;而「戲劇」在「鏡頭」裡有時反而更有「劇力」，例如記者在鏡頭前戴上頭盔報導便已足夠使韓農飾演「暴民」的角色。然而，兩者表面上看來分界依然模糊，尤是遇上了同樣沒有綵排的即興劇。

相對於示威人士的「行為藝術」，警方無疑是在鏡頭前上演一場「大戲」!

這場「大戲」，多得商業傳媒「埋沒良心」的頂力合作和放大，觀眾都通過了電視箱、收音機和新聞紙獲得了滿溢的「娛樂」。這場名為「騷亂」的戲，很爛，卻全盤掌握在「導演」手中。大量的胡椒噴霧、大開水炮、封路、封地鐵站、放摧淚彈、以致「灣仔淪陷」都必須上場，因為韓農的角色設定是「暴徒」，劇本上亦寫明要有「暴亂」發生。灣仔不「淪陷」，這場戲就不夠震撼，也就枉費了「東道主」大量人力物力的巨額投資，尤是當「觀眾」開始質疑「暴民」這個角色是否成立的時候。如果「暴亂」真的發生，那裡還來那麼多在天橋上看戲的觀眾?又為何沒有一家「店舖」受到破壞? 如果韓農真的是「暴民」，何以他們會歸還在警察手上奪過來的盾牌?何以他們會清理維園的垃圾?他們只以微弱的力量衝擊警方防線，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目的是要大家關注他們的訴求。用上大量武力全副武裝的警察硬指隨手拾物還抗的示威者是「暴徒」，就正如《無國界追兇》片中男主角明明身中三個不同角度的子彈身亡，都可被說成是自殺殉情一樣。

如果說身在現場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同意，但絕非因為有甚麼暴民，而是警察隨時都會趁機動武，圍堵，拉人!到底是誰在濫用暴力?前線警員被迫超時工作遵從命令，保護的不是市民大眾，而是會展裡的跨國企業高官權貴。在會議桌上討論對窮人的不平等條約不就更暴力嗎?世貿只對農民造成傷害嗎?「全球化」到底摧毀了多少小本經營的商店呢?能夠吃「平」橙就是有更多選擇嗎?抑或我們根本也是在被迫剝削他人呢?以經濟利益作為唯一最高價值觀又算不算暴力呢?無形的暴力比有形的暴力其實更為可怖可怕! 讀者如欲了解這場戲在主流媒體背後的另一面，可到「獨立媒體」網站 - http://www.inmediahk.net/。
(刊於《電影雙周刊》)
夏熱天時行為藝術在發生                       TEXT/心山豆
2006年5月16、23、30日在必發道104-106號 

去年跟楊秉基談在「好戲量」開行為藝術課終於成事，來的主要是一班較年輕的演員。未有真正看過行為藝術，卻又對行為藝術帶著憧憬。誰不是在胡里胡塗中摸出自己的路向? 當年自己為求一醉開啟個人的表演方式，高小蘭也是在處女作胡作非為一番之後提煉出好作品的。「好戲量」是一個劇團，我把工作坊名為「非演戲的表演」，限定為「具表演性」的「有限時間」的「個人」創作，以讓學員首先易於掌握和聚焦。我以「表演」來定性「行為藝術」，有些行為藝術家未必苟同。但我要求這群本身接觸戲劇的學員「不要演戲」，在未看任何示範和錄像前便先進行練習。當中也有頗具「慧根」者。一個學員在一張椅上不斷做動作和跌倒、一個學員把散開的廁紙專心一致地捲回廁紙筒上、一個學員把衣夾一個個夾滿口上然後發出聲音。大部份學員均未被「戲劇」綑綁。有經驗的「演員」總是比較困難去除自己的「戲味」，這也許正是台灣王墨林曾辦工作坊指明不收專業舞台人的原因，同時看過某台灣著名劇場人的行為藝術處女作便深明也有道理。但現於台灣發展的「香港演員台灣舞者」王世鈞則有十分有見地的見解:他以自己為例，他自己是劇場出身，他的行為藝術自然就會流露他的劇場底子，如他要刻意做一個完全不反映他「過去」的作品，那就不是真正的他了，有違「行為藝術」的基本精神。是甚麼人就會有甚麼樣的行為藝術!關鍵在於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是在「演戲」，甚麼時候只是「呈現」自己。話到最後，「行為藝術」就是以最「忠於自己」的「任何方式」去做「作品」。
2006年5月31日及6月1日在必發道104-106號 
同一個空間，我在這裡講課，也在這裡上課。我講的是行為藝術單人行，印尼藝術家Arahmaiani(Yani)的工作坊則剛巧探索行為藝術的小組合作。工作坊由發聲開始。自己發聲，找尋自己內在的聲音。然後反應群體的聲音。跟著是動作，自己發展自己的動作。再而反應別人的動作。最後動作加上聲音，即興。噢，那跟「劇場訓練」有啥分別??? 熱身過後，兩人一個小組，道具是一張椅子。我跟Voila編在同一組，我們的方案是兩人在椅上而腳不觸地，結果是幽了日本藝術家霜田一默。三木那組三個人，題為按摩椅，三個人一起替一張椅子按摩、洗腳，有趣! 然後同一個組合自選物料再想方案，我和Voila問場地管理者借了一個工具箱，但我們不看內容，臨場即興發揮。最後，我在這空間裡暗藏了兩個小印記。第二天的工作坊更嘗試五個人一組。難的。在最後的討論環節，Yani特別強調重點是要「做自己」(be yourself)，那不是演戲。於是我發現原來跟「劇場訓練」看來差不多的練習，其取態並不一樣。「劇場訓練」不免是有「技能」提昇之目的，但相似的練習則只是借其形嘗試讓自己易於釋放和尋找自我，而目的並非「演技」訓練。難的。既要小組「磨合」又要每個人得「做自己/堅持自己」，那種溝通需要時間去形成彼此默契。

2006年6月3日在上環普仁街4號
德國藝術家Boris Nieslony在Para/Site藝術空間的一個門洞正好是他的身高處掛了一條線，他站到門洞裡，在線上用夾子掛上一張他吻過的人頭像黑白照片，那照片剛好遮蓋他的頭接到他的身上。Boris用肢體緩慢地做動作，摸「臉」，用電筒照「眼睛」，然後拔掉丟到鋪了布的地上，再從門洞後拿出另一張人頭照，吻照，掛上，作另一個「人」。照片人頭像有男有女有兒童有嬰孩，有些面容可怖，也有天真可愛，據說都是死人的照片。

中國藝術家舒陽穿上一件白裇衫背面紅底白字寫著: 「Where Have I Been After 4th June 1989?」。他蹲著背向觀眾，倒後走進群眾之中，有時停下來，有時有人把手放在他身上表示安慰或互勉。作品簡單，卻讓人觸動。

印尼藝術家Arahmaiani準備了數十隻白色瓷碟，邀請觀眾在碟上寫上一樣個人生命裡最重要的事物。很多人寫「愛」、「Love」或畫上「心型」。莫昭如寫了兩個，一個寫unbreakable hearts and unbreakable plates，另一個畫了一個圓裡有個A字。Boris用德文寫了「愛」。我原本想寫「恩典/優雅」，結果還是寫「HEART」。同時有人寫「HEALTH」。然後，Yani把所有碟擲向地上。碟子大都粉碎了，Boris寫的那個沒碎，莫寫的兩個都竟完整無缺。最後，我亦把我的Broken 「HEART」帶了回家。     
2006年6月4日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
沒多雨的六四，說開始就開始。Boris面上蓋著一張黑白「骷髏頭」照片，右手一枝大竹時而撞地，左手一個紙杯時而伸出。SOGO的警衛走出來，說攝錄機不可對著某某品牌。加拿大回來的Becky坐在路中心，收集環境的聲音，觀眾可透過耳筒收音機接收短距離的電波去收聽。曾德平背著炮口長出白花的白色坦克從西港城慢慢走到來了。Voila則在早上身穿白衣物由西港城狂奔到維園去了。舒陽穿著寫上「Where Have I Been After 4th June 1989? 」 的白裇衫，手拿一只電動玩具裝甲車，站在路中心，時而高舉，時而跟裝甲車「對望」。三木赤足手拿一對黑皮鞋裡面各有一尾活金魚，水不斷從鞋底滲漏流走，他身上貼了「求水」二字，旁人把水加到鞋中。梁力在路中心鋪報紙，再鋪上膠，貼黑白膠布，灑上豆豉(?)，又用粉筆在地上畫線。小蘭站在長街頭，以細黑布矇眼，左手手掌高舉，然後右手手指不斷在空氣中寫著「6」和「4」。舒陽任由「裝甲車」在路上四圍走，遇阻翻身、閃燈和吵嚷。三木把黑皮鞋放到地上，撐一把只有傘骨的傘，用腳一步一步把黑皮鞋推前行走，水不斷從鞋底漏出，而旁人把水加到鞋中，於是魚還活著。右手受傷了的歐陽東，叫朋友幫他在路邊砌像LEGO的坦克模型。他在紗布底下包保鮮紙。然後他跟友人為他砌好的坦克對望，中間有粉筆字: 巨人。Boris側身躺在地上，面前放一碗米，然後他把米粒送到耳朵。彩鳳也跟著他側身躺在地上。梁力俯身躺在地上。曾德平俯身躺在地上，於是一輛小戰車跑到白坦克的炮管上。歐陽東在一件白衣上印上紅手印。梁力用粉筆畫人形。有一點雨。歐陽東坦胸躺在地上，胸前滿是「血痕」。舒陽的「裝甲車」繼續在路上喧嘩。歐陽東在「血手印」白衣前的地上用粉筆寫了個「洗」字，拿出各種各樣的清潔劑。他為清潔劑編號碼，由1到17…………..坦克模型放一端，之後還是清潔劑。他拿出十七件衣物，各依次灑上清潔劑。他拿出洗衣板和盤，洗「血手印」白衣。水都染紅了，紅印洗不掉。歐陽東把濕衣穿上，戴隱形眼鏡，拆去右手紗布，讓人看手腕上的傷痕。一輛垃圾車阻擋去路，三木停下腳步，蹲下喝鞋裡的水，再躺在地上，把鞋放到胸上，Yani不斷加水到鞋裡。三木拿著鞋和魚走回頭結束行為。舒陽突然一腳把「裝甲車」踏得粉碎。蛙王把碎片撿走，他要把作品收藏到蛙王博物館去。
2006年6月6日在必發道104-106號
「非演戲的表演」三節工作坊過後，便來一次較正式的學員作品分享。暉把三種飲料「溝」在一起喝下。蠔餅請人吃糖，用紙摺心，把糖藏到心中，一個個掉到一瓶水中，然後加油，點火。但油雖然燒不著，儀式總算做過，他把糖撿回來吃，也請人吃。他的題目是《心還未變》。純在場中掛起數十張朋友的生活照片，然後跳高逐張取下來。基問觀眾借了一絲長髮，把髮絲作線用針穿起手指甲旁的死皮，最後燒斷。鴻拿出一個「扭計骰」扭，也有時請觀眾扭六下，他要把它扭回六面。鳳玲的作品叫《佢愛我》，把愛她的人送她或有過經歷的物件/食品逐一介紹和吃掉，最後她說要好好照顧自己。Yee Man的作品就只是要去細味六盒綠茶，過程中她忍不住流淚，還嘔出來了。Joe用紙摺心，摺一個就咬自己手臂一個牙印，摺了六個，咬了六口。然後把心送給觀眾，送一個，就吻自己手臂一下。Anson「肚餓」，他把一毫子夾進夾心朱古力餅，吃進肚裡。吃了十多塊，他吞了一個一毫子，其他則一直含在嘴裡。作品是不是行為藝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認清自己內裡創作的慾望，找到適切自己的表達方式。

(刊於《電影雙周刊》)
字祭C拉符
《不要老是給觀眾牽著鼻子走》

1.
我是一個表演者(Performer)，但我不是一個演員(Actor)。這當中有甚麼分別呢?或者說，演員只是表演者的其中一種，而我不屬此類。正如我也不是樂手。那我是怎麼樣的一個表演者呢?如果我把自己的作品歸類為「行為藝術」，英文是 Performance Art或Art Performance，也可以譯作「藝術表演」吧?那麼我就是一個「藝術表演者」(Art Performer)。如果認同「藝術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藝術」(Art is Life and Life is Art)的話，那麼Art Performer也就是「生活表演者」(Life Performer或Live Performer，又即「生命表演者」、「活表演者」或「即場表演者」)。在眾多「演藝」(Performing Art)裡，演員是必然的表演者，他們因為觀眾而存在。觀眾不在，他們就再沒有作為演員的理由了。樂手和舞者卻不然，當沒有了觀眾，他們依然可以自彈自唱自跳自娛，他們不再是表演者，但他們依然是樂手和舞者。而「觀眾」一但出現，那管你是自娛或未在演出狀態，那都已構成了「表演」!而一個「藝術表演者」，他會完全接受以上這個事實。他的藝術/生活大概就是在一種「表演」與「非表演」之間的狀態下進行著的。無論有沒有觀眾，事情一樣會繼續下去，正如生活一樣得繼續著。觀眾不是他進行「藝術」的理由，但「觀眾」卻是他表演/生活的一部份，隨時都有可能介入(改變)他的整個表演/人生。同時，他也許想改變(解放)「觀眾」。

2.
當同時游走於視藝和戲劇之間，便不難發現，對於處理觀眾，原來是兩種態度。戲劇是直接面對觀眾，觀眾的掌聲也是最直接的回應。所以，大多「戲劇人」在創作過程中對於「觀眾」的存在意識非常強烈，而為了贏得掌聲和票房，觀眾的「喜好」很容易便入主成為創作的指標。戲劇又往往牽涉到一個團隊，而且分工仔細，意念出到來，在群體裡磨合或碰撞也許是件好事，但要說服大家合作，不免又回到「明不明白」的層面上，更加上往往「低估觀眾」，於是作品本身的發揮便很容易受到這種先天性的局限。「好作品」不一定就是大多數觀眾所喜愛的，所以許多畫家死後才得成名。視藝的創作過程以至展出模式都較為「自閉」，由「觀眾」而來的無形壓力相對地較輕。而形式上本身已要求觀眾「主動」(至少你得行埋去自己睇!)，除非在旁解說，否則根本就無法「餵飼」觀眾。所以，很少視藝創作是會為了娛樂大眾的。不要老是給觀眾牽著鼻子走! 小說家劉以鬯先生說他寫的小說有兩種，一種是「娛樂他人」(黃色小說，為謀生出賣自己)，一種是「娛樂自己」(實驗小說，表達/滿足自己的所思所感)。 

(刊於《成報》2004年11月16日〈文化綠洲〉) 

祭/製:
提到行為藝術，腦海的印象是否仍停留在當年潘星磊打歪了皇后個鼻?然而那只是冰山一角。今年3月TIPAF2004台灣國際行為藝節打正球號:什麼是「行為藝術」?香港也討論到Live Art如何可以如裝置般進入學院?分門別類對藝術評論、藝術行政、藝術教育有著輕便，但對創作人其實未必有真正意義。很喜歡「文無定法，文成法立」這個說法，「文字」不一定要在「文類」骨架之內。正如「表演」，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那管是John Cage的Happenings，法國的尼斯運動，英國的Live Art。最重要都是honest to yourself!所以有些「表演」不能做兩回，有些「生活」不可能有預演。文字始終無法替代身體。Statement是用身體make出來的。以身體發現，也以身體才能「解釋」。於是我們需要「祭祀」。把虛空化成實在。把放了在天空上的拉回到自己的心。Down to the earth。就讓我們跳一場求雨舞。小弟收集了一些關於行為藝術或Live Art的連結，都是比較近距離的，動動手指就可以去到http://www.geocities.com/yuenjie4 

(節錄於《成報》2004年11月2日〈文化綠洲〉)
憤怒爆發的時刻 - 楊秀卓的行為藝術 

丸仔訪問楊秀卓                     

訪問日期:2006年2月8日

他說這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其實從來只作過三次表演，別人便已把他列作了行為藝術家。曾經是虔誠的基督徒，卻感到宗教無法解決世界的苦難而毅然離教，對社會感到不滿，希望世界可以好些。他關心的由遠至波蘭近及中國民主再貼身到中環的非人生活。自覺受到德國表現主義畫家的影響，要以藝術介入社會。80年代初，與中大校外課程的同學在藝術中心五樓最尾一角辦展覽，作了他第一個表演。不無受到蛙王的膠袋客賓臨及莫昭如的街頭劇所影響，覺得過癮之餘也帶著點點前衛的虛榮，而個人生活的抑壓加上對世界的不滿，作畫已不足夠讓他的憤怒走出來。中環日日夜夜營營役役的生活不知為了甚麼，對工作不滿的他悶到每天要走不同的路回家。基於一種憤怒和要諷刺中環生活，他扮到不似人，穿著反轉的裇衫，往後打的領帶，塗黑口唇，像動物般在地上爬，吃地上的粟米粒，走到觀眾的腳旁，慢慢抬頭望觀眾，眼神兇極了。約12分鐘，他從黑布中取出錄音機播放約翰連濃的音樂，邊跪著把寫著友愛和平的黑色牌子掛到觀眾身上。整個行為約15分鐘，憤怒得到釋放，講到要講的東西，感到滿意。之後是87年，由圍內的十多人到「外圍」有高官權貴在場。期間的一段日子他用「籠」做雕塑。感到香港的創作空間狹窄，創作沒出路，而中英聯合聲明使他覺得香港人在政治上無SAY。無論是香港文化空間和政治環境抑或個人工作同樣是困局，他以「籠」作出批判，以「不安」刺激觀眾思考。藝術不是消閑，藝術可以改變世界。陸恭蕙初出茅廬在堅尼地道鬼屋搞一個叫「外圍」的兩日展覽展出藝術家作品，有楊秀卓份。「籠」都做厭了，是時候來一個總結。積壓了七年的能量，憤怒更大了，中環生活的抑壓已亮起紅燈，畫畫和雕塑都不夠力了，於是把「自己」放到「籠」裡!不是甚麼「身體」概念，但求要「玩寸個派對」，產生「不安」，對「附庸風雅」作出諷刺!鍾逸傑也在場。在一個粗糙的籠裡面，他長髮白臉黑口唇，拖著鐵鍊，兩手紅色顏料，邊在籠裡邊慢慢爬，邊拖出血紅。他有時從喉頭發出令人心寒的沙啞叫聲，是只有當年積壓了多年的能量才叫得出來的。觀眾或不安得走開或故作平常。十年後，他依然覺得香港沒出路，覺得香港人無論在文化、政治、經濟上都沒有自主性。但人年長了，工作環境轉了去教書，火氣便沒那麼旺盛。89年讓他驚醒了，之後有15個月到了歐洲開了眼界，肯定了自己的路向，回港後再到港大潛心鑽研知識，三年的學院訓練讓他的作品冷靜了、概念了、斯文了，仍有火，但內斂了。97年他在藝術中心實驗畫廊用紅繩繞著自己，白衣藍褲，誦讀董健華語錄祖國好香港好，播他的中一學生歡天喜地唱國歌的錄音，然後「一大、二大…..十五大、十六大，一句講哂，我最LUN大!」(時藉全國十六大開會)，他記得講完時曾德平對著他笑。但他自覺做得太生硬，沒有能量，只是為做而做。他認為「行為藝術」是用身體在某特定環境去講要講的東西，並直接衝擊觀眾的情緒。但他的表演其實沒有「身體」這個概念，他只是把自己放進作品中。頭兩回都是有著「迫切性」用「表演」去表達自己，第三次的「無力」則在於已沒有那種巨大的「憤怒」，「心」其實已不在那裡。我倒相信，當生活再有一種「迫切」的體會，「行為藝術家」自然地便會歸來!也無論如何，好作品已成為經典，誰又在乎於多或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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